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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每一个学生
都成为“第一”

周末周刊：清华“钱班”是以钱学森
的名字命名的。一开始您是否就想通过清
华“钱班”教育实验来破解“钱学森之问”？

郑泉水：没有，创办“钱班”的初
心，是因为我发现大学生普遍很迷茫。

2002年，清华大学的一个本科生
告诉我，他们班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
然对科研保持兴趣。这番话让我深感震
惊。我读书的时候发现做研究很好玩，
能满足人的好奇心，为什么清华大学这
么优秀的学生会对科研毫无兴趣呢？

到2007年，又出现了一件更令我
震惊的事：当年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我2021年来深圳前，在该学院连续
工作了20多年）应届90多名本科毕业
生中，竟有14人未能获得学位。我痛心
地发现，学生的迷茫现象更严重了。这
激发了我立即采取行动的决心。

2009年，我牵头创设了一个教育改
革试点，就是清华“钱班”。一直到2011
年，我渐渐确立了教育改革的核心：激发
学生的内生动力，帮助他们每个人找到
其独特的激情方向。“钱班”的使命也
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发掘并培养有志
于通过科技改变世界、造福人类的创新
人才，同时探索回答“钱学森之问”。

周末周刊：怎样才能激发每一个
学生的内生动力呢？

郑泉水：我一开始的想法是，“钱
班”每届30个学生，不应该出现第一
名到第三十名的排序，这样会打击多
数学生的自信心。那么，有没有根本
性的方法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真的
“第一”呢？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一位教授向我介绍了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卡尔·威曼的教育研究成
果。卡尔·威曼认为，在实验室里干3
年比在书本上学16、17年更有成效，
实践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创
造新的东西。于是，我号召“钱班”学
生进到教授们的实验室做研究。

但是，来我实验室的绝大多数学
生做了两三周后就离开了，只有一个
叫杨锦的学生留了下来。有一天，他在
流体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水面上带有微小颗粒的泡泡，竟能数
月不破。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们发现
并验证了一个使水泡“永久”不破的机
理。后来又来了一个学生叫薛楠，他也
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大约半年后，他的
研究也有了突破，出了成果。

从这两个学生身上，我得到了一
个很大的启发。原来，做研究并不一
定非要做力学学科的研究。做研究，
不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吗？我突然意
识到，针对已知知识的学习思维和针
对未知世界的研究思维是完全不同
的，而从学习思维向研究思维的转变
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

为此，我在我的实验室里专门辟
出一块地方，由徐芦平副研究员牵头
创建了一个专门让学生“玩”的“开放
智慧实验室”，“钱班”多名学生自愿
尝试，每周花约半天到一天时间做研
究，结果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
在。由此，我们摸索出了让每个学生
都成为“第一”的方法——让每个人
做前人没做过的研究。在未知领域率
先突破，不就是第一吗？紧接着，我们
创设了一门名为“开放创新挑战性研
究”（ORIC:OpenResearchforInnova�
tionChallenge）的必修课，让完成了
1～1.5年研究学习的每个学生自主立
题，并找相关的导师指导开展研究。

我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一个教育
的秘密。于是，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去看
书，从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等各方面
去研究，去找其中的规律，去找方法论。

经过数年摸索，我们在2012年总
结出“进阶研究—精深学习”体系，其
核心是“学得少、学得深”。大致的学习
安排为：学生大一每周花半天参与研
究（P-SRT:Pre-StudentResearch
Training学生研究预训练），大二每
周花一天做研究（E-SRT:Enhanced-
StudentResearchTraining学生研究
增强训练），大三每周花一天半到两
天投入研究（ORIC），大四大部分时
间用于开展自主研究（SURF:Senior
Under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
高年级本科生研究员）。“钱班”从
2012级起全面推广这种方法，几乎所
有学生都能独立开展研究并出成果。
而更重要的是，让本科生做研究的主
要目的绝非取得成果，而是让他们参
与比课堂学习更具挑战性的事，并在
此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找到
自己真正热爱的研究方向。

对成长贡献最大的
是“朋辈学习”

周末周刊：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主要做些什么呢？
郑泉水：在引导学生进阶研究的

过程中，老师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
了。有一次，年轻老师没有经验，给了
学生特别难的研究课题，结果学生做
了一段时间后说：我不是做研究的
料。所以，老师要和学生一起确定恰
当的研究课题，要不断鼓励学生，不
让学生半途而废。还要因材施教，因
为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这对老师
的要求非常高。

以前，老师的主要职能是传授知
识，要给学生“一瓢水”，老师必须有
“一桶水”。但在AI时代，学生完全可
以从网上获取各种知识。教师的主责
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应是思维的
引导者，要从“教”转向“育”，更多的
是要陪伴学生成长。

周末周刊：如何为这些学生找到
适合并愿意辅导他们的顶尖教授？

郑泉水：这就需要找到其中的逻
辑。我观察了很多世界顶尖名校的教
授，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越是专注
于重大源头创新研究的老师，越愿意
关心并投入时间指导本科生。

而真正让我对这种观察有切身
体验的，是我的学生黄轩宇的出现。
我自己在做“自超滑”的开创性研究，
所谓自超滑，是指两固体表面在无润
滑剂接触滑动时，磨损为零、静摩擦
为零与摩擦系数为零的奇妙状态。我
深信它是可以成功的，有望引发一场
技术革命。至2016年底前后，自超滑
技术已初步成形，当时我想找学生合
作探索技术应用，但由于项目的不确
定性，我的博士生无一人愿意参与。
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大一的“钱班”学
生黄轩宇对此很感兴趣，决定尝试探
索这一领域。为实现目标，他主动学
习固体物理学、微加工技术等知识，
还到处请教专家，最终掌握的相关知

识甚至超过了我。2022年，由黄轩宇牵头
的世界首个超级微发电机项目荣获首届颠
覆性技术大赛总决赛最高奖——优胜奖。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50多岁的我
逐渐意识到，要实现科技源头创新的突
破，如果没有年轻人和我一起努力，这
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的师生关
系是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但在源头创
新过程中，师生的角色往往颠倒，年轻
人因其无畏的特质，反而展现出独特的
优势。因此，大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相互
有着深度的吸引力，优秀的学生根本不
怕找不到好老师。

就这样，有了拔尖创新的学生，有
了拔尖创新的老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的方法论终于完成了闭环。

周末周刊：在您看来，目前清华“钱
班”培养人才的目标达成了吗？

郑泉水：差不多。据不完全统计，
70%～80%的“钱班”学生都找到了自己
热爱的研究方向。他们有的继续科研深
造，有的扎根行业前沿，不少成了各自
领域的创新引领者。

而让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钱班”
形成了一种互相激励、互相帮助的充满
创新活力的成长生态。钱学森先生曾经
这样描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氛
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
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
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
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这里的学术气
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
相启发，互相促进。”如今在“钱班”也可
以看到这种景象。

在2024届“钱班”毕业生代表座谈
会上，我问大家“哪些因素对你们的成
长贡献最大”，多数同学的回答是“朋辈
学习”。朋辈学习，就是同学之间互相启
发、互相促进，这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
是比较稀缺的。在传统教育中，同学之
间更多是竞争关系。为什么？因为大家

都参加同样的考试，容易形成你争我夺
的局面。而“钱班”每个学生做的研究都
不一样，所以，你帮助我，我帮助你，高
年级的学生帮助低年级的学生，“钱班”
的班级文化就是“不断追求卓越，持续
激励他人”。

周末周刊：您认为“钱班”成功的最
大经验是什么？

郑泉水：“钱班”模式本身是一种颠
覆性教育创新。主要有两条经验。第一，
要实现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必须建立一
支志同道合的教师团队，并坚定不移地
向前推进。第二，任何一种颠覆性创新
一开始哪怕只有少数人的赞誉或认可，
但只要方向正确，专注于小规模、深层
次的实验，加上耐心和坚持，逐步积累
成果，最终一定会带来大的突破。

AI时代
我们更需要“X”型人才

周末周刊：您为什么又在2021年
创办深圳零一学院呢？

郑泉水：清华“钱班”在2017年初
举办了一次为期4天的“钱班创新挑战
营”，旨在招募更具创新潜质的学子。有
1300多名高三和少数高二的学生获得
报名资格，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佼佼
者。但没想到的是，经过面试、心理测试
以及多个实践环节的考核，排名前五名
的竟然都是高二学生。多数学生表现出
“眼中无光”的状态，让我深深震惊。
2018年初我观察到类似现象，并从当年
春节开始，在经过4个多月的深度思考
后，我得出一个结论：破解“钱学森之
问”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识别出具有
巨大创新潜质的人才。

要发现具有极高创新潜质的人才，
需要长期的观察，不仅要看学生的学习
成绩、个人表述，更要看学生的行动和
思考。而目前的招生体制给予的招生时
间极短，很难挑到这种学生。经过“钱
班”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培养
创新人才的方法，但是要破解“钱学森
之问”，我觉得需要再找一个地方去做
新的实验，去开创一个新的范例。于是，
我来到了深圳。

怎么既招到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又
对现行高考制度产生“扬长避短”的效
果呢？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先通过“颠
覆性创新挑战体验营”挑选和发掘有创
新潜质的中学生，提前录取。同时，我们
与30多所高校成立了联盟，共同试点
“零一学院”。这些录取的高中生无论考
取哪一所联盟大学，都可以接受我们共
同打造的培养模式。通过对老师的培
训，我们将零一学院的教育理念输入高
校，从而在各大高校内形成了一个个
“特区”（零一班）。

周末周刊：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学院”？
郑泉水：中国发展取得了令人惊

叹的成就，但短板就是从零到一的创
新还不够，我希望“零一学院”的使命
就是能够改变这个现状。而且，“零一
学院”本身是一所从来没有过的学校，
它在体制上是从零到一的，做的事情
也是从零到一的，所以就起了这样一
个名字。

深圳零一学院与全球现有的大学
形态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我们与联盟大学试点“零一

班”，共同打造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
式。第二，我们将学科的概念变革为解
决重大源头创新性问题，将学科属性的
院系升级为中国或世界产学研的顶尖
创新平台。第三，我们建立了由很多中
学组成的中学联盟，学院深入基础教
育，推动其向创新教育转型。总之，深圳
零一学院打破了学段、地域、学科、文化
的限制，它不是一所传统的学校，而是
一个集聚全球顶尖教育资源的开放的
学习和科研平台。

周末周刊：最关键的是，如何识别
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呢？

郑泉水：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
出“五维度”测评体系，即内生动力、开
放性、坚毅力、智慧力、领导力这五个方
面。具备“五维驱动力”的学生正是我们
要找的“X型”人才。

我把人才分为“A型”与“X型”：前
者是“外驱”的，追求每门功课都得“A”、
追求完美，后者是“内驱”的，敢于探险、
充满激情、追求创新。AI时代，我们更需
要具有创新与探索能力的“X型”人才，
因此“X型”学子的培养愈发迫切。

怎么识别和挑选“X型”人才？每次
学院的“颠覆性创新挑战体验营”开学，
我都尽量全程参加。这些学生都是从全
国各地选拔和推荐来的，我们会花大概
两周时间挑选学生，面试环节我们会问
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你之前做过的
最难的事是什么？”有孩子回答，他做的
最难的事是高考。也有孩子说：我曾经
叫了几个朋友，一起骑车去新疆。这说
明他敢于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到目前
为止，我们挑选出来的学生基本都是符
合要求的，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有光的。

袁士然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袁士然
8岁就辍学在家，他对数学有着浓厚的
兴趣，在家使用网络平台自学。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10岁，但是他
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展现出极大的潜
力。我邀请他来参加过几次“钱班”的活
动。2021年，他考入昆山杜克大学，那时
他才13岁。同年，深圳零一学院正式招
生，袁士然顺理成章成为学院首届学
生，一边在昆山杜克大学攻读本科，一
边在深圳零一学院参与前沿科研。当
时，他在零一学院自发成为团队带头
人，团队中多数是大学生，包括“钱班”
的学生。2025年，他成为清华大学最年
轻的博士研究生。像他这样的“好苗子”
在深圳零一学院逐渐越聚越多。

以创新为内生动力
牵引人成长

周末周刊：从“钱班”到深圳零一学
院，您总结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范式——
创生教育。什么是创生教育？它和传统
教育有何不同？

郑泉水：创生教育是以创新为内生
动力牵引人成长的教育。它的核心本质
在于将内生动力放在第一位，真正将学
生的个性化成长作为教育的中心。它和
传统教育大致有以下几点不同。

学习目的不同。传统教育多以外部
利益去诱导，比如，要考上一所好大学，
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创生教育则是由内
生动力——做使自己充满激情的事来
驱动学习的。

培养模式不同。传统教育是以知识

为中心，创生教育则是以研究为牵引，
是主动的、快乐的探究式学习。

教育逻辑不同。传统教育是“砌砖建
楼”的逻辑，即先设计，再打基础，然后一
层层地盖楼，每个人都按照统一的标准
来培养；而创生教育遵循的是“大树生
长”的逻辑，在内在和外在需求的牵引下
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周末周刊：实现创生教育有什么路
径和方法？

郑泉水：具体来说就是“一中心、双
螺旋、三聚变”。“一中心”，就是以学生
的激情为中心，这是学生成长的真正内
生动力。“双螺旋”，就是进阶研究和精
深学习，它是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
激情并实现痛快成长的高效方法论。
“三聚变”，即“X型学生—X型问题—X
型导师”匹配聚变，实现师生之间相互
吸引、成就共同的梦想。

创生教育不仅适用于“钱班”、深圳
零一学院的学子，而且适用于所有年龄
段的所有人。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
天才。真正的创新教育不是培养“优秀
的复制品”，而是要唤醒每个人未知的
天赋，带领他们找到自己的热爱，帮助
他们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道路。

周末周刊：在美国也有一些创新学
校推崇项目制学习和个性化教育，创生
教育和它们有什么不同？

郑泉水：我们让学生做研究，目的
并不是研究本身，而是帮助每一个学生
找到自己独特的激情方向，找到他的最
爱，找到他的兴趣所在，从而引导他去
做更有挑战性的事。而国外一些学校的
出发点，就是为了培养会做研究的人。
两者的教育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此外，项目制学习强调通过团队合
作解决具体的真实问题，而创生教育的
“进阶研究体系”，更强调个性化解决原
创性、挑战性的问题，培养发挥个人所
长的开拓型创新人才。

周末周刊：在您看来，创生教育对
于家庭教育有哪些借鉴意义？

郑泉水：第一条，每个孩子都是独
特的，家长要改变思维，不要将自己的期
望强加给孩子。应该用心观察孩子的兴
趣，鼓励他们沿着自己热爱的方向成长。
第二条，关键是要激发孩子的内生动力，
让他做最想做的、最感兴趣的事。他的事
不是父母的事，是他自己的事。父母只要
做到陪伴孩子、尊重孩子就好。第三条，
要让孩子承担责任。因为是孩子自己做
选择，所以他就要承担责任。现在最大的
问题是，父母替孩子选择得太多了。

孩子小的时候，应该鼓励他多玩，
在游戏中去探索，慢慢引导他去做一些
更有挑战性的事。在小学阶段，重要的
事情不是学习，而是让孩子多动手，比
如帮助父母做家务、做简单的小制作。
鼓励孩子自学，因为不会自学，就不会
做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培养孩子
正确的价值观。在中学阶段，大多数学
生都会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大学阶
段，学生要在广泛的学习基础上逐步锁
定兴趣领域，并通过持续的学习和研究
明确职业和学术方向。

总之，不同阶段内驱力的激发方式
是不同的：幼儿园、小学以兴趣为主，中
学以能力、选择方向和责任培养为主，
大学则以找到自己的激情方向，同时深
耕兴趣领域为主。

周末周刊：未来您有什么打算和愿景？
郑泉水：未来几年，我们打算在上

海、北京分别筹建一所零一学院。因为上
海、北京与深圳三地的禀赋不一样。上海
更加国际化，有一流的高精尖的制造业，
还有整个长三角地区作为依托。北京学
术氛围好，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深圳则
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城市。我们想把这三
个地方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推
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未来，我们还计
划在全国或区域最具创新特色的中心城
市建设各具当地特色的零一学院群。

最后，我们还想创办一所“零一国
际学院”。AI时代，创新是引领人类发展
的重要动力。零一国际学院将由全世界
的顶尖人才一起来办，从解决人类面临
的共同问题和挑战做起。希望这个创新
教育实践能为全球教育变革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
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从2009年开展
清华大学“钱学森
力学班”（以下简称
清华“钱班”）教育
实验，到2021年创
办深圳零一学院，
郑泉水逐渐明确了
自己的使命：发掘
和培养通过科技改
变世界、造福人类
的创新人才，启迪
和帮助无数年轻人
绽放创新激情。

近日，在深圳
零一学院的院长办
公室里，记者采访
了这位坚定的教育
改革者，听他讲述
对创新教育理念的
深刻思考。

郑泉水

固体力学与微纳米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现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2009
年起担任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钱学森力学
班”创办首席教授，2018年起担任深圳清华大学
研究院超滑技术研究所创办所长，2021年起担任
深圳零一学院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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